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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房县出土摇钱树考

李 菲（湖北省十堰市博物馆）
刘 斌（湖北省房县博物馆）

摘要：摇钱树是我国汉代、三国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大多出土于四川盆地。位
于鄂西北的房县为首次发现摇钱树，对于研究摇钱树的分布范围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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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12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房县
城郊高碑发掘了一座汉墓，时代为东汉，此墓为

长方形砖室墓，在众多随葬品中有一件铜质摇钱

树 ［1］。此物大多出土于四川盆地与重庆三峡地
区，为什么会出现在鄂西北地区？本文对其作了

初步探析。
此株摇钱树整体形态呈树形（封三），出土

时钱枝多已残断,仅余树干和部分枝叶与顶饰，
未发现底座，通高 84厘米。整个树体由青铜铸

造而成，其中树体

本身又由树干、树
枝和顶饰三部分构

成。其中部为圆柱
体树干，共分为五

段，都是由双范合

铸分段铸造，榫卯

结构拼接而成，其

接节处有长方形孔隙，可将铜叶片插入树干接节

处孔内连为一体。树的主干与枝叶共分为五层，
五组枝叶分插在树干上孔内，每一组有四个叶片

伸向四个方向。树的顶部饰有一猿猴站立在钱枝
上 （图一），作摇钱状。树叶浇铸扁平而较薄，
图案为剪纸镂空效果，形状以方孔钱连续纹样，

可以分为龙纹和凤纹样式。龙纹叶片为龙首昂扬
作回首状（图二），其背上为锯齿状鬃，颌下有

长须，龙口大张，口中衔有叶片，但多已残断。
凤纹叶片主休为枝叶形状，其中长满了铜钱，但

可以看出钱的方孔并不规范，枝叶的右侧有一只

展翅的凤鸟，其外侧四周有芒刺。枝叶与树干连
接处共计有五组人像浮雕纹饰，人像为高肉髻，

身着通肩大衣，左手作无畏印，右手持大衣一

角，目视前方，神态安祥（图三）。人像两侧有
枝叶组成的背屏，背屏四周有芒刺。

一

摇钱树是汉代、三国时期墓葬中的随葬明
器，青铜铸造，由纹饰精美，图像丰富的神树和

陶制、石制的树座所组成。因其树枝上挂满着中
国古代流通的货币方孔圆钱，似乎只要摇动树

杆，铜钱就会纷纷落地，所以被命名为摇钱树。
这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于 20世纪
40年代对四川彭山汉墓发掘研究后，根据树座
和树身上的图案判断而提出来的。20世纪 60年
代于豪亮先生又提出了“钱树”这一称谓［2］，为
考古学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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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房县摇钱树龙纹叶片

图一 房县摇钱树顶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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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房县摇钱树杆佛像

摇钱树的地域特色，决定了它独特的文化内

涵。查汉代以前的各种神话传说，均不见有树能
结金钱的记载，可见即使有此传说也是从汉而

起。摇钱树在我国出土数量据统计已有百件之
多，主要出土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墓葬中，发现的

地点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青
海和湖北等数十个县市。其中又以锦阳、广汉和
成都一带出土最多，是摇钱树流传的中心区域。
罗二虎先生认为，摇钱树是当时益洲刺使部范围

内广泛流行的一种很具特征的器物［3］。这些情况
说明摇钱树是一种带有强烈区域性的文物类型，

而其它周边地区出土的摇钱树，可以看作是由中

心地区向周边地区传播的结果。湖北地区也有出
土，但多集中于峡江地区的秭归县一带，如

1999年在秭归县台子湾东汉墓中，就曾出土一
件较完整的摇钱树［4］。以往学者对湖北地区发现
摇钱树的地点，仅认为只在秭归峡江地区一带,
而房县摇钱树的出土，打破了对以往对湖北分布

地点的认识，将摇钱树在湖北地区分布地域由峡

江向北扩展，由鄂西扩展到了鄂西北地区。今之
房县所在地理位置，西与今重庆市毗邻，在西汉

与东汉时期，房县与今重庆和四川部分地区同属

益州刺史部［5］，自古以来就与巴蜀地区存在着密

切的文化交往关系。这种带有巴蜀地区文化色彩
的摇钱树，在房县的东汉墓中发现，应该是合乎

情理的事。本地区所发现的摇钱树仅此一例，器
型较大且工艺精湛，推测墓主很可能是一位贵族

阶层人士。

二

摇钱树始见于汉代，但决不是汉人凭空创造

出来的产物，它与先秦文献中载述的神树有着极

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关于摇钱树上的钱，过去人
们普遍将摇钱树与货币崇拜联系起来，认为摇钱

树与历代墓葬中普遍随葬货币的习俗相近，体现

出人们对货币的追求、占有欲，人们多将其作为
终身追逐的目标，死后也要随葬到另一个世界

去。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摇钱树这样一种既能助
长生不老，又可随意获取钱财的神树应该广泛受

到人们的喜爱，应出现于全国范围才是。但事实
并非如此，摇钱树明显地局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之中。也就是说，摇钱树上的钱并非只单纯的

表现人们对金钱的疯狂占有欲，而是还另有其它

特殊的寓意。
房县出土的这件摇钱树，其树上所饰有猴、
龙、凤与佛像。龙和凤经常用叶片的形式出现在
摇钱树之上，房县的这棵也不例外。晋郭璞在
《尔雅·释鸟》中对凤有着细致的描述，称凤的形
状为“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
色，高七尺许”。凤凰又被认为是神鸟，像征着
大吉大利子孙昌盛，天下安宁国无灾祸。而龙在
中国神话中是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
神异动物，为众鳞虫之长，居四灵之首，是权

势、高贵、尊荣的象征。这株摇钱树上龙与凤的
同时出现，应与当时的吉祥观念有关。
房县这株摇钱树的顶端，出现了手持树枝摇

钱的猴。猴是我国西南地区常见的动物，灵活机
敏，极具灵性且容易与人亲近，很受古人的喜

爱。其手持树枝摇钱的姿态，清楚地表明了钱树
的功用，明确告诉人们是如何从钱树上取得财富

的真实写照。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给这株摇钱
树添加了活力与动感。而猴的使用，似还有深
意，如羊字通祥，鹿字通禄，猴可通侯，巧妙的

表达了墓主人封侯的美好寓意与期待。
经过仔细的观察与比较分析，可清楚地看到

树杆上有数尊佛坐像，高肉髻、通肩大衣，左手
施无畏印、右手持大衣一角，从树干上所饰的佛
坐像来看，其头顶上有高肉髻，这与汉式男子的

头上戴冠或巾帻明显不同。而佛像唇部有小胡
子，但下巴又未有须，汉人则上唇与下巴都有胡

须，且下巴上胡须较长。佛像其左手施无畏印，
这不同于当时汉人的习俗，《佛经》曰：“右手
展掌，竖其五指，当肩向外，名施无畏”。佛教
认为此印能施一切众生安乐无畏，这是只有佛教

才会使用的手势。而树干上的佛像身着圆领通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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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衣，似袈裟一般，而汉式着装则为右祍衣领与

褒衣博带。种种迹象表明，佛像中的高肉髻、手
施无畏印以及着装，这些佛教中最基本特征都具

备了，可知这应是佛像无疑。其形象与印度、南
亚的早期佛像相比较，其主要的特征更加接近于

犍陀罗的早期佛像。东汉时期恰逢佛教传入中国
之时，将宗教观念融入于摇钱树之上，也是顺理

成章的事。这也揭示出东汉时期佛教已经在长江
流域与西南地区流行，并广泛体现在摇钱树上。
东汉时期，起源于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还占据

着宗教信仰的主要位置，佛教还处于附庸状态，

人们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几种信仰的交糅，但是佛

教信仰的影响在渐渐扩大。摇钱树上出现的佛
像，并不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信佛，而仍

然是寄托人们升仙的愿望，人们视佛为本地西王

母一类的神灵而供奉，希望像佛一样飞仙升天。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以往在四川盆地出土

的摇钱树上，也发现有同样的佛坐像，通过与绵

阳何家山 1号东汉墓［6］，与忠县涂井崖墓［7］所
出土摇钱树相比较，其树杆上装饰的坐佛与房县

这株相同，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与普遍性。东汉中
期以后的很多摇钱树树干上铸有小型佛像，如此

几乎是以同一思路和理念制作的带有佛像的摇钱

树，在东汉、三国时广泛地分布于西南乃至西北
地区。如此频繁而广泛地在摇钱树中发现佛教内
容，背后必然蕴藏着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交融的

历史背景。
房县这株摇钱树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特征，

其上并没有发现西王母的身影，这与四川盆地所

出土较多带有西王母图案的摇钱树有着明显的区

别。从现有出土的摇钱树材料来看，有些摇钱树
上既有佛像图案也有西王母图案，有的学者称这

种西王母与佛像共存于摇钱树上的现象，称之为

“仙佛模式”，表现了佛教初入中国时候佛被中国
民众当作仙界的神仙之一，而把佛与本土神仙共

置于西王母仙境之中，正印证了这一时期所谓佛

道杂糅的局面，完全不同于南北朝及以后纯正的

佛教信仰。房县的这株摇钱树没有西王母图案，
可能是由于佛教的渗入与发展，由佛像代替了本

土神仙西王母在这株摇钱树上宗教功能，显示出

了早期佛教对中国宗教与艺术的影响。
其树上既有宗教功能的佛像，也有吉祥用意

的龙、凤与猴，这一点也许满足了墓主人多种用
意。那么这株摇钱树的用途与功能，就不仅仅是
一种简单的殉葬明器，并非只表现单纯的崇拜金

钱的意图，有可能还是一件祭器，具有祭祀鬼神

与天地的性质与功能，并以树的形式来表现，将

此树作为与天地人神沟通的一种中介与载体，与

早期商代三星堆神树崇拜亦不无关系，可见其文

化内涵有着多元化的特点。

三

近年来，随着西南地区出土摇钱树的增多，

学术界对摇钱树的研究也渐趋热烈。研究者们对
摇钱树的形制、内涵以及主题等进行了较为广泛
的探讨。对于摇钱树属“树崇拜”的观点是一致
的，“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
信仰习俗,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落
后，人类生存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人的

寿命非常短暂,而人类四周参天大树的生命力特
别强，这正是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人们认为树之
所以生命力极强，是因为树是神灵的栖息之所而

受到神灵施加的影响所致，或者认为这些树木本

身就是神灵，这种树崇拜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

的影响。1986 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
为东汉摇钱树的渊源找到了线索，都是“树崇
拜”的珍贵遗物，房县出土的这件摇钱树也不例
外，显然有其独特的意义。
首先从地理位置与出土分布地区上来说，其

出土地点并不在发现较为集中的四川盆地，而在

房县所属的汉水流域一线，扩大了摇钱树的分布

范围，应是巴蜀文化与鄂西北地区文化交流的直

接证据。从文化内涵上来说，它与四川盆地所出
土的摇钱树是一致的，其性质与用途相同，都系

巴蜀文化向周边地区文化相互交流和传播的结果，

为摇钱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佐证。周克林
先生在《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一文中，
在论述摇钱树内涵时，讲到了摇钱树也应与两汉

时期的经济生活有很大关系，西南地区一直存在

一条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路。周先生将其
大致分为东、西、北三条线路：东线为成都——彭
山——乐山——昭通——昆明——大理——保山—
—印度、缅甸；西线为成都——双流——新津——
芦山——雅安——西昌，在昆明与 （下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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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即公元 165年，“明确纪年的汉代画像石
棺的分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标尺性样本，为我们

深入研究川南地区的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

了不可多得的资料”［4］。

结语

崖墓是四川地区及重庆、云南、贵州部分
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制，从目前考古发现的

崖墓来看，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东起巫山、巫
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达云南昭
通、贵州遵义，东西约 750公里，南北宽 550公
里的范围内。而以四川盆地中心地带最为密集，
其中以岷江中下游、涪江中游三台和川南地区
最为集中［ 5］。
在泸州民间，将崖墓俗称“蛮子洞”。称谓
之由来，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崖墓的随葬品、画
像题材，都是汉文化系统。泸州在汉代就有建
制，汉景帝六年（前 151年） 设置江阳县，南朝
梁武帝大同年间设泸州至清为州治，可见在汉至

南北朝时期，泸州已完全汉化。在西南的川滇地
区，崖墓出现大约在东汉初年，早不过西汉末

年，东汉中晚期达到鼎盛，两晋时期逐渐走向衰

退。
纵观泸州地区的崖墓及其葬具、葬品，既与

四川地区同时期崖墓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其独特

之处。就墓室结构而言，规模不大，结构简单，
几乎为单室墓。而沿岷江、涪江流域的墓葬有前
庭、后室，或沿中轴线设置三室或多室等形制。
泸州地区长江南北两岸出土的画像石棺题材也有

略微的差别：长江北岸的画像石题材多表现现实

生活，有较浓郁的民俗气息；而长江南岸的画像

石题材多以神仙题材、孝文化为主。我们通过考
察和分析崖墓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可以了

解当时的丧葬礼仪文化，还能透过墓葬的构筑形

制及葬具、葬品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潮
等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文中插图由卢引科、陈卓、邹西丹、白芮等绘制、
拍摄，谨此致谢。）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泸州市博物馆：《四川泸州河
口头汉代崖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 2006年第 5期。
［2］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
社。
［3］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 2000年第

1期。
［4］邹西丹：《泸州市石洞镇发现东汉“延熹八年”纪年画
像石棺》。
［5］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第 222页，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

泸州地区崖墓刍议

!!!!!!!!!!!!!!!!!!!!!!!!!!!!!!!!!!!!!!!!!!!!

（上接 61页）
东线南段相重合；北线为成都—新都—广汉—绵
阳—广元—城固—西安［8］。房县摇钱树的出土，
说明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

路线，除了上述三条线路外，是否还有沿长江东

下通往汉水流域的一条路线呢？房县所在的十堰

市汉水流域莲花池汉墓群曾发掘出土过巴文化特

点的典型器物“双耳”铜鍪［9］，这也证明了在两
汉时期，本地区与四川盆地多有文化交流。
这件带有明显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在房县出

现，可以说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对于

进一步认识的摇钱树分布范围，以及对于巴蜀文

化与汉水文化之间的演进与影响，还有民族宗教

信仰，与佛教的发展等研究课题，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研究价值。

注释：

［1］湖北省房县博物馆资料。
［2］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

1961年第 11期。
［3］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
关系》，《文物》 1998年第 12期。
［4］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编：《2003三峡
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3年。
［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
图出版社 2002年。
［6］何志国等：《四川绵阳何家山 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

《文物》 1991年第 3期。
［7］ 《四川忠县涂井崖墓》，《文物》 1985年第 7期。
［8］周克林：《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四川文
物》 1998年第 4期。
［9］湖北省文物局主编：《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
现 I》文物出版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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